忆赵教授

钱蕾
认识赵教授和静英大姐已有十多年了。记得第一次与教授见面时， 他用那洋泾浜的上海话自我介绍：“我叫赵申生， 阿拉是上海人。”他的风趣幽默， 极强的语言表达力，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。

赵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。北大是中国人文思想的摇篮，她的“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”精神在教授身上表现无遗。他之于北大更是满腔热诚，曾说“少林寺出不了赖僧”，以此比喻北大学生个个是好样的。我曾有幸旁听芝城文学社的一次研讨会，聆听教授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阐述，其鲜明的观点，生动的语言，让我震撼不已。常言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教授的一生都在实践这一古训。作为文革前的老大学生，教授经历过了那些国家和个人遭受浩劫的日子。他曾经跟我们讲，来美国对他来说是一个洋插队受再教育的机会。他自觉地拿起儿子的美国历史课本，认真地学习美国的历史，尤其专注地了解美国宪法中关于民权的部分。 

众所周知，静英大姐有一个兴趣爱好，那就是跳舞：芭蕾舞，民族舞，她样样行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担任芝城黄河舞蹈团的团长，瑞华中文学校妈妈芭蕾舞班的班长， 完全出自义务。平素里的练习，逢年过节的演出，大姐既要帮助团员排练，又要操心音乐服装等， 费力费神。教授对大姐是鞍前马后，呵护有加，是大姐最忠实的粉丝。每次演出，他都会一丝不苟地录下来，供大家欣赏，揣摩，提高。对我们这些人到中年学跳芭蕾，自娱自乐的妈妈们，更是表扬为主，增加我们的自信心。 

芝加哥的冬天很长，从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四月，经常寒风裹着冰雪，让人无可奈何。然而在这漫长的冬季里，有一件事情总能牵动上百华人的心，那就是去Governor State University 观看文艺演出。大家盛装在身，扶老携幼，俨然一副过节的模样。那里，你能碰到你的老朋友，或碰到一年只见一次的芝城名人，更有甚者，看到从中国到美国讲学的文学领军人物。赵教授义务为一二百号人定票，买票，送票，抑或换票，年复一年，任劳任怨。作为新移民，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去了解和掌握有关美国社会和文化。这方面，教授是一个实践中西文化结合的先行者，是一个杰出的榜样。他曾多次神采飞扬地介绍普契尼中国题材的歌剧＜图兰朵＞，以及张艺谋在文庙导演的那出中国版的意大利歌剧。如今他虽已乘仙鹤而去，但教授他手舞足蹈地描述帕瓦洛蒂在北京演唱教授最喜欢的那首＜图兰朵＞的唱段＜今夜无人入睡＞的情景历历在目。。。 
